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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的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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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中，数词和名词之间需要一个特殊的补充成分--量词，数词、量词和名词组成了 Num+CL+N的结

构。量词作为一个特殊的功能性成分在学界受到了普遍关注，对量词的认识不仅对探索汉藏语系的特点提

供依据，也有助于深入探讨量词语言使用者认知范畴化过程。本文一方面从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

演变来谈论汉语中量词的语法化现象，另一方面，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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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法化过程是指将实词演化为抽象语法功能的词或结构的过程（Hopper & Traugott，

2005:1）。汉语量词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由表示指称意义的名词或动词演变为表示语法

范畴。 

虽然很多语言学家都提到了量词的语法化现象，但有关量词语法化的一些根本问题尚未

得到充分解决。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印欧语中鲜有量词，而中文里量词却是一个类型特征？ 

根据 Heine（1991），隐喻对驱动语法化过程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它将具体概念和抽象

概念联系起来。依照隐喻抽象程度的不同，由源概念进入语法概念的过程可以通过几个基本

范畴描述，并呈单向性链排列： 

人>物>动作>空间>时间>质 

量词属质的范畴，因为量词的功能之一是根据物体的内在状态为名词分类，其语法化涉

及到物到质的隐喻或动作到质的隐喻。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关系实质上是它对名词代表

的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反映。 

语法化过程常常涉及到意义的变化，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语义脱落，也有语义的增加。但

不管量词的语义怎么变化，我们不难发现，量词修饰的事物都具有家族相似性。认知主体的

观察角度和凸显方式不同，造成同一事物可以产生不同的意象，表现为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这也是“一物多量”的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量词与事物的搭配，体现了人类范畴化的特征。 

二、汉语量词的语法化 

1. 为什么汉语中需要量词 

    为什么汉语中需要量词？换句话说，量词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关于现代汉语中量词的

功能，谷裕川认为有以下三类：计数功能（quantifier）、分类功能（classifier）和个体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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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individualizer）。对于同一事物，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界的个体事物，

而在某些情况下又会把它看作是无界的事物，这时候量词的个体化功能就被激活。量词的个

体化功能这不仅是词汇现象，也是人的经验结构的认识。 

    戴浩一（2000）指出，汉语中的名词都是指物质，语义不可数。要计数物质一定要把物

质量化或离散成类似物体的个体才可数，量词正是起到个化前一个名词所指的作用。量词的

分类功能较晚出现，它的存在是阶段性的。量词从殷商至汉初时的个体标记功能发展到汉代

至南北朝的名次分类和个体标记功能，这意味着量词的分类功能增强了。从唐代至现代，量

词分类功能又逐渐衰弱，个体标记占了上风，这是因为从唐代开始，汉语的语音发生了变化，

双音词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同音词数量减少，因此，量词的分类功能也就随之弱化了。 

2. 汉语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 

量词结构源于回响结构 Ni+Num+Ni，如“玉十玉”[殷虚卜辞]，数词后的这个中心词羡

余成分是量词的原始形式。自周代始，量词逐渐取代了数词后与中心词重复的成分，形成了

很正意义上的量词结构，例如“中舍四枚” [东周银器]。量词取代羡余的名词后，开始仍

然是中心名词的同位语，结构为（（N+Num）+（CL））。随着语法化的深入，数词、量

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的变化，经过重新分析以后，量词短语的结构变为（N+

（Num+N））。 

到了汉代，开始出现量词前置中心词结构，即 Num+CL+N。造成量词位置的转换可能

是因为随着量词语法化的进程，量词后置中心名词的结构不再适应汉语语法系统的需要。 

汉语量词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迅猛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量词的数量和种类极大丰富。到

了宋元时期，量词结构开始固定下来，前置中心词的量词标记远远超过后置中心词的量词标

记（李讷，石毓智，1998）。 

3. 汉语量词语义的演变--以“张”为例 

语法过程的演变常常伴随着意义的变化，这一节以汉语中的量词“张”为例，探讨汉语

量词意义的转变。根据《说文》，“张”的词性是动词，有“拉弓”的意思。通过隐喻投射，

它的语法功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表示动作的认知范畴逐渐迁移到质的认知范畴。在这

个语法化过程中，“张”失去了很多动词的特征，变成了与中心词相关的动作。经过语义迁

移，“张”在语义上变得更为抽象了。在这一阶段，“张”只能修饰“弓”和“弩”。 

随着语法化过程的发展，经过几次语义延伸后，已发生语义迁移的“张”意义开始泛化。

它的语义从一开始表示“拉弓”的动作延伸到表示具有一个平面的物体。这个过程跨越了两

个认知域，而实现这一过程的途径就是概念隐喻。“张”的语法化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动词“拉弓”； 

第二阶段：量词修饰“弓”和“弩”； 

第三阶段：量词修饰所有可以拉开或铺展开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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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量词修饰具有完全平面的物体； 

第五阶段：量词修饰所有带有平面的物体。 

量词“张”经过语义转变和扩张，用法也变得多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汉语当中会出现

“一量多物”的现象。被同一量词修饰的事物具有家族相似性，人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类来记

忆和使用。在这个范畴中，它们不仅代表着典型成员，也是其他事物能否成为该范畴一员的

参照标准。跟这些典型成员具有相似属性的事物通过类比被吸收进该范畴领域，这个过程中

量词的语义也不断地扩展、泛化，并最终得到广泛的使用，形成其约定俗成的用法。 

三、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关系 

    汉语量词是标示名词特性的一个语法范畴，不同的量词体现了名词的不同特性。量词跟

名词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认知理据。下面，我们简单讨论一下汉语当中的

“一量多物”现象和“一物多量”现象。 

1. “一量多物”现象 

“一量多物”是指不同的事物可以用同一个量词来修饰。汉语中存在着大量“一量多物”

的现象，如“一只萤火虫”、“一只可爱的小狗”。根据王文斌（2008），导致量词的“一

量多物”现象的主要是意象图式性范畴化、视角化和类比思维。 

首先，量词的“一量多物”现象是意象图式的范畴化。这种范畴化脱离了具体的、丰富

的事物形象，属于抽象的认知表征。“一量多物”中量词所计量的各事物对象虽然可能会千

差万别，可人们在对这些事物的识解过程中将视角聚焦于它们的共同特点上，认知主体在心

理上获得了家族的相似性，从而将它们分为一类。如“一块面包/石头/橡皮”中，“面包、

石头、橡皮”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外形上都具有相似的特

性，即都具备块状的特征。在对它们的识解过程中，认知主体将视角聚焦于它们的共同特点

--形状，使得它们的形状特征得到凸显。这些事物在人们心理上获得了家族相似性。因此，

在外形上，它们被归为同一范畴。 

其次，“一量多物”是意象图式性视角化的结果。人们在识解某一事物的特征时，往往

会采用某一视角，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这一视角便固化为识解这一事物的习惯性视角，这

个过程就叫做视角化。视角化是客观事物得到凸显的前提，而认知凸显是视角化的结果。如

“一头牛/羊/猪”，汉语民族将视角聚焦于“牛、羊、猪”等的头部，而忽视了它们其他方

面的特征。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人们的这一视角逐渐得到语言社团的认同并发展为格式化

的意象图式表征，表现出固定型式的意象图式。因此，意象图式视角化是造成“一量多物”

现象的重要因素。 

最后，“一量多物”是意象图式性类比思维现象。类比思维又称“援物比类”，是指由

一事物推及另一事物的思维方法。客观世界中的各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各

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为同一范畴的事物具有共性，也表现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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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为什么很多动物均可接受“头”这一量词的计量？这就是类比思维这一认知机制在起

作用了。 

综上所述，“一量多物”现象在汉语中非常普遍，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是意象图式性范畴

化、视角化和类比思维。 

2. “一物多量”现象 

和“一量多物”现象不同，“一物多量”是指同一事物可以和不同的量词搭配，如“一

块/一匹/条布”。王文斌（2009）认为，“一物多量”的量词使用现象，是因为客观事物本

身的多维性以及认知主体的视角转换所致。 

“一物多量”在常规情况下是指名词在有限且稳定的量词集合内进行多量选择的现象。

人们根据事物凸显的特征选择与之搭配的量词，而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视觉属性。以

“米饭”为例，“米饭”和不同的量词搭配组成的短语有“一粒/锅/碗米饭”等。从上述例

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量词主要是表示米饭的形态特征和储存容器的词。“一粒米饭”形象生

动地描绘了“米饭”在人的认识中是固体、呈颗粒状的物质。而“米饭”能和容器量词搭配，

是因为“米饭”本身具有小颗粒的特点，当大量这样的小颗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失

去了固定的形状，必须借助其他有界、有形的容器来计量。这个时候，在人脑中容器成为凸

显的意象。可见，事物本身的属性是导致常规“一物多量”的本质依据，因为它往往直接影

响了量词的选择。 

认知主体视角的的转变也会导致“一物多量”现象。在具体、有形的事物当中，由于事

物具有多维性的特点，使得认知主体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事物，事物不同被凸显的方面

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在“一物多量”现象不仅人们对事物的不同主观印象，还

表现出事物的多维性特征。人们习惯于从事物的形状等感知特征来观察事物，因此选择的量

词常常是表示形状等具体特征的词。而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事物时，名词和量词的组合

往往随之而变换，如“一杆/把/支枪”等。 

总之，对于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说，影响其意象凸显的主要原因是事物的本身属性，

这也直接决定了量词的选择；而有固定形状的事物往往具有多维性的特点，这使得人们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多次观察它，从而凸显了不同的意象。 

四、结语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了汉语量词。一方面，文章从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演变

谈论了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汉语量词经历了由表示指称意义的名词或动词演变为表语法概念

或功能的量词的过程，从回响结构 N+Num+N 到量词前置中心词结构，即 Num+CL+N，体

现的不仅是汉语的变化，而且是说汉语人们认知的转变。量词的发展不仅经历了结构上的改

变，语义上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语义的脱落和语义的扩张，增加的语义主要体现在语

用上面，依语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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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文章还讨论到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的问题。汉语中存在“一量多物”和“一

物多量”的现象。从文章的分析来看，量词的“一量多物”现象，是由意象图式性范畴化、

视角化和类比思维导致的。而导致“一物多量”现象的主要是因为客观事物本身的多维性以

及认知主体的视角转换。对于无固定形状的事物来说，影响意象凸显的主要原因是事物本身

的属性，而这一属性也直接决定了量词的选择。而有固定形状的事物往往具有多维性的特点，

这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次观察它，从而凸显了不同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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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Classifiers 
 

Zhang 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In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s are often inserted between numbers and nouns. Numbers, 

classifiers and nouns are combined together to form the Num+CL+N construction. As a special 

functional item, classifier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modern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classifiers 

not only provides evidence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find 

out the cognitive categorization process of speakers of classifier languages. The current study 

discuss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classifier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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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s of classifier phrases. The selectional co-occurrence of Chinese classifiers and nouns are also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words: classifiers, grammaticalization, selectional co-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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